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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成人是终身学习的主要参与者，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的现实需要使得成人学习空间建设成为重要话题。当前成人学习空间建设存在重物化、分散化、功能单一等问题，亟待融入智慧学习理念和智能信息技术，使之与成人学习的职业性、经验性、主动性和差异性相匹配，成为真正的成人智慧学习空间。成人智慧学习空间应当具备以学习者的学习体验为中心、支持便捷的交互和灵活的组件、较强的实用性和可靠性、较好的兼容性和开放性、支持更新迭代等特性，通过资源、数据、技术和服务等构成要素的有机整合，实现对成人智慧学习的支持和学习效果的提升。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构建需要遵循注重系统化、全流程和模块化的顶层设计，将多类系统的智慧组合作为建设的核心机制，注重学习模式与学习空间的融合，强调对大数据的集成化应用等构建原则。在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实际建设中，首先应当在理解其“智慧表征”的基础上将实现“智慧赋能”作为建设理念，再通过将建设理念符号化为建设蓝图、创建多主体参与的建设共同体、调动和整合各类资源、建立面向使用者的信息反馈机制的路径来达成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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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建设的基础是构建“时时可学、处处可学、人人可学”的学习空间，支持有意愿、有能力学习的人投入到学习中来。在传统的学习中，学习空间是一个物化概念，包括以班级为单位的教室，以科目功能为单位的实验室、图书馆、阅览室等（沈书生，2018），蕴含了教师组织和实施教学活动，以及学习者独立思考的物化场所等表征。随着技术的变迁和学习范式的转换，学习空间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比如尝试将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个体学习和社群学习、实体学习和网络学习等进行联结，并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持下逐渐具备智慧性，表现出全新的特征。在成人学习领域，如何根据成人学习者的职业性、经验性、主动性和差异性等学习特点，通过构建成人智慧学习空间来消解其在学习过程中精力易被分散、难以长时间投入等问题，为其提供恰当的学习资源和自适应学习路径以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
一、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意涵
1.传统学习空间向智慧学习空间的转变
学习空间是用于学习的场所（许亚锋等，2015），人类的学习产生时便有了学习空间的实质。然“学习空间”作为术语使用始于20世纪90年代，得益于建构主义等学习理论的兴起，强化了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学习空间”随之取代“教学空间”成为探索学习环境的主要研究对象。教学空间通常指传统教室，一般有清晰的布局，采用讲台和行列式桌椅的布局且有明确的前后方向，其在面对面学习中被大量使用。田慧生（1996）指出，“教学空间在物质形态上的特征包括了大小、形状、空间的封闭或开放程度，空间调整组合的灵活程度等内容。”学习空间对学习者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都有影响（余继等，2018），随着新兴学习理论对学习理解上的深入，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广泛融入，以及终身教育理念对非正式学习的重视，传统学习空间与特定教学理念间的关系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并形成了对学习空间内涵的新理解。其表现在：第一，学习空间从传统教室中脱离出来，从物理场域转向泛在学习理念下的“无缝融合学习空间”（肖君等，2015）。第二，学习空间从实体物理空间转向虚实融合的混合学习空间（吴南中，2017a）。第三，学习空间从纯粹由制造技术支持的空间转向由多种技术支持的空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教育中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情境感知等多种技术和设备被广泛应用于学习空间的构建。第四，注重依靠学习空间促进学习者的学习，在学习空间的构建上更多考虑激发学习兴趣、支持学习者学习过程并为其提供便利的支持服务。第五，学习空间蕴含了多种现代学习理论的知识观和学习观。主动学习、探究学习、协作学习、联通学习的知识观和学习观被融入到学习空间的建构中（李爽等，2020），从而改变了以往的学习空间建设理念。第六，强调教与学相关元素与学习空间的融合。学习空间设计和教学元素间作用模式和机理的明析，为提升学习者的学习成效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
可以看出，学习空间的建设日益注重“通过构建智慧学习环境”来促进学习者的智慧学习（祝智庭等，2017）。学习空间与基于情境的大数据、自适应学习路径（吴南中，2017b）、虚实一体化的创客教育（雒亮等，2015）、基于大数据的学习分析（赵蔚等，2018）等关联，成为能够支持智慧教育、促进智慧学习、提升学习效果的智慧学习环境，推动着学习范式从“授导”“探究”“适应”向“多重复合”“智慧选择”的转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智慧学习空间定义为蕴含智慧学习理念，支持学习者智慧学习的学习环境。智慧学习空间允许学习者在任意终端上接入以获取随时、随地、按需学习的机会，并能够通过对学习情境的感知和对学习数据的分析为学习者推送适配的学习资源和任务，进而实现对学习者思维品质的发展、行为能力的提升和创造潜能的激发，其具有智慧性、集成性、创造性、情境性和开放性的特征。智慧性体现为资源获取的便利性、学习支持的个性化、学习过程的自适应和学习结果评价的多维性；集成性是指智慧学习空间是对多种学习理论、智能设备和多类型数据的集成；创造性指智慧学习空间是在培养创新能力的目标下所构建的学习环境，能够切实培养学习者的创造力；情境性是指智慧学习空间通过灵活的技术运用，创设“言象意”相互关联的学习情境，进而唤醒学习者的学习和创新动力；开放性指智慧学习空间是一个能与其他空间兼容的体系，可最大化地为各类设备和应用提供接口，并可嵌入其他学习空间的资源或空间本身，从而实现与其他学习空间无缝整合（JISC，2006）。
2.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内涵解析
成人智慧学习空间即面向成人的智慧学习空间，是针对成人学习中的职业性、经验性、主动性和差异性而构建的一类支持成人智慧学习的学习环境。其既包括各类面向成人学习者的正式学习空间和非正式学习空间，也包括在线学习空间和融入在线学习的“虚实一体”学习空间。
成人智慧学习空间具有智慧学习空间的一般性特征，也有其独特性。一般来说，成人学习具有自我导向能力强、学习经历丰富、学习目标明确等特性（张国兴等，2005），其在学习过程中表现为注重功利性和具有自我导向意识的学习行为、个性特征鲜明的学习策略以及群体间的合作、交往与评价等（纪河，2004），上述特征和表现蕴含着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特殊内涵：第一，成人智慧学习空间旨在为成人学习者获取应用型知识和技能提供支持体系。成人学习的目标是满足现实需求的职业能力提升，其核心任务是训练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其根本落脚点是培养符合智慧时代社会生产特性的复合型人才（徐国庆，2016）。这就要求成人智慧学习空间强化“工作系统分析”和“职业能力研究”相结合的整体环境，深度植入制造技术、新兴生产模式和商业模式，支持学习者从“职业初级”到“职业高阶”的终身学习。第二，成人智慧学习空间需要把握学习者的已有经验。关注学习者已有学习和实践经验，并基于此构建自适应学习路径，是成人智慧学习空间应当实现的功能。成人学习是自我导向的学习，体现学习者在了解自身学习能力和学习风格基础上的自我选择，因此智慧学习空间应当联通其他类型的学习空间，共享各类数据并形成大数据体系，将成人学习者的相关数据进行匹配，进而通过虚拟空间为其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环境。第三，成人智慧学习空间要支持成人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主体性。任何教学都是对“个体个性养成、能力培养、情感陶冶和德性教化的承诺”（刘要悟等，2015）。“主体性”的本质是学习者的自由精神和自由能力的充分释放，落实到学习空间的构建中，就是要将学习者置于核心位置，而非作为依附性物化特征显明的“被动个体”，使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能得心应手地使用各种资源和获取学习支持，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第四，成人智慧学习空间要充分考虑成人学习者的差异性。成人教育的对象，既有学习和生活上的弱势群体，也有追求卓越的社会精英，成人智慧学习空间要充分考虑到这种差异，根据学习者的不同而形成差异化的支持环境。此外，成人智慧学习空间还蕴含着学习数据的全域性、学习过程的非线性、更新迭代的支持性等隐喻。
二、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构成要素及基本特征
学习空间的功效需要通过具有特定功能的要素发挥，因此，明晰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构成要素和形态特征是其建设和效能评价的基础。基于对成人智慧学习空间内涵的理解，结合成人学习的特点，本研究尝试对其构成要素及形态特征进行梳理。
1.构成要素
成人智慧学习空间与其他学习空间的本质区别是能够灵活支持交互、探究、创新、意义建构等学习活动，并通过系统解决方案实现对成人学习者便利获取资源、自主选择学习路径的支持。基于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内涵，笔者在参考已有研究（陈向东等，2010；肖君等，2015；赵呈领等，2019；沈书生，2020）的基础上，将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核心要素确定为资源、数据、技术、服务等4类。
资源。资源包括实体资源和数字化资源。成人智慧学习空间是对传统学习场所的拓展，二者在本质上是一个无缝衔接的统一体。实体资源既包含交互工具（如电子白板）、桌椅、实验设备等实体及其在空间中的形态，也包含采集数据所需要的智慧感知设备，如摄像头、感应器等。数字化资源是指各类虚拟平台、在线课程、数据采集和捕获软件、推荐系统等。
数据。数据在成人智慧学习空间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数据不仅包括学习者的个人信息数据和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行为数据，还包括其在其他场域中经授权所采集的数据。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构建需要依托对数据的全方位采集，以及用于分析数据的各类算法，从而在充分了解成人学习者的前提下，实现个性化的学习资源推荐、自适应学习路径和支持服务。
技术。成人智慧学习空间是一个充满技术应用的场所。在底层，各类数据采集技术、情境捕捉技术与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融合在一起，为教师和学习者提供反映教与学真实状态的数据。在中间层，各类数据处理技术、学习交互技术等通过各类模型为学习者推荐自适应学习路径和个性化学习资源。在应用层，教学设计技术为学习者的学习提供舒适体验，虚拟现实技术支持学习者将知识转化为创新理念和实践，学习分析技术支持对学习者的学习记录进行分析和评估。
服务。服务是对成人智慧学习空间其他要素的拓展，其在学习空间中起支持作用。学习空间服务的核心是学习支持服务，即“有指导的教学会话”（史承军等，2013）。成人智慧学习空间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教师在其中更多扮演学习支持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其提供的服务既包括对学习的直接支持（如学习材料），也包括对学习的间接支持（如学习方法咨询），还包括对学习的辅助性支持（如外部资源的获取）。学习支持服务的工作逻辑是通过对成人学习者学习需求的挖掘和理解，以学习者乐见的方式为其提供学习支持。智慧化的学习支持服务是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题中之意和标志性表征，既体现出其与一般学习空间的差异，也是真正实现学习者自我导向学习和个性化学习的重要支撑。
2.基本特征
以体验为中心。成人智慧学习空间需要紧扣学习者的学习体验来布局数据采集、资源供给和物件摆设等空间构建元素。对学习空间的优化是为了唤醒学习者的“灵性”，即个体的“精神潜能和情感精神体验”（杨颖东等，2016），需要通过来自环境的友善互动刺激学习者的“灵动”。因此，学习空间需要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来帮助学习者在其中构建起具有舒适体验的心灵环境。例如，亚拉筹伯大学发起的SKG项目非常强调学习者的使用体验（Riddle et al.，2012）；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剧院”项目也十分注重优化学习者对学习活动、协作模式和教学方法上的体验（Gottesman Libraries，2015）。
灵活便捷。“学习空间是一个学习者相遇、对话产生、思维碰撞、创意诞生的场所，其作用是通过学习者内生动力和发展潜能的激发，实现自身的机制。”（邵阳，2018）要构建一个便利的学习空间，便利的交互和灵活的组件是其关键。成人智慧学习空间需要通过模块的便捷组合，来实现对学习者学习的有效支持。创建灵活、多用途、多场景的学习空间能较好地适应不同类型学习者的学习需求。
可靠实用。成人学习具有多样化和实用主义的倾向，这就要求在学习空间的构建上更多关注其可靠性和实用性。对于成人学习者而言，大规模的在线学习、小规模的头脑风暴和小组合作等都是有效的学习方式，不同的学习活动、协作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对学习空间的要求存在差异。此外，由于在智慧学习空间的构建中，采用了各类情境捕捉设备和学习软件，因而其在技术上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要求。例如，Mitchell等就将技术层面的可靠性作为学习空间设计的原则之一（Mitchell et al.，2010）。
开放兼容。对创造能力的培养在成人智慧学习空间中体现为对学习者的赋能，即支持学习者自由选择学习资料、活动场所和学习方法，这就要求各类要素能够及时、便利地在学习空间中实现相应的功能，因此成人智慧学习空间需要具有开放兼容的特性。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开放兼容性还体现为能够与其他虚拟学习空间、多种智能设备进行连接，从而使学习空间具有融合性。
更新迭代。成人智慧学习空间应当具有迭代能力，其表现为对各类智能化学习系统和智能终端更新换代的支持，并且能够实现各类模块化空间组件的植入。这使得成人智慧学习空间不能是一个封闭系统，而需要通过灵活的顶层设计实现系统的迭代和升级。
三、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构建原则与模型
将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基本特征转化为学习空间构建的基本思路，是落实学习空间意涵、实现学习空间功能的必经途径，其前提是要形成成人智慧学习空间构建的基本原则，并在其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抽象出能够指导空间建设实践的构建模型。
1.构建原则
（1）注重系统化、全流程和模块化的顶层设计
“终身学习是通过一个不断的支持过程来发挥人类潜能的过程，它激励并促使人们赢得权利去获取他们终身所需要的知识、价值、技能与理解，并在各种任务和环境中有信心、有创造、愉快地应用它们。”（高志敏，2003）成人是终身学习的主要参与者，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构建需要充分考虑终身学习的特点，为成人学习者提供能够支持其有信心、有创造、愉快地学习的物理环境和虚拟环境，进而形成促进成人深度学习的生态。因此，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构建应当注重系统化、全流程和模块化的顶层设计。系统化和全流程是指成人智慧学习空间在设计过程中要统筹考虑成人学习的特征和需求，并形成相互联系、有机统一、耦合联动的整体设计方案，以便实现对学习过程的全流程支持，从而提高学习的效率。模块化涉及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结构设计，是指在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各类元素的接入、学习者需求的改变、以及空间功能的变化，并通过模块间的组合以实现成人学习者个性化和不断变化的学习需求。
（2）多类系统的智慧组合是建设的核心机制
在成人智慧学习空间中，学习资源管理系统、自适应学习平台、学习支持服务系统、大数据捕捉系统、情境感知设备等多类系统的智慧组合，形成一个既各司其职又相互连通的有机体系。例如，大数据捕捉系统与自适应学习平台的对接，可以为学习者提供自适应的学习路径；大数据捕捉系统与学习支持服务系统的对接，可以更好地支持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思考、对话、实践和创新，从而形成“支撑学生终身学习的空间连续体”（金淑娟等，2016）。多类系统的智慧组合不仅涉及不同信息系统的充分融合，也强调对成人学习者专业能力和个人素养发展上的支持，还蕴含了对现有技术、资源和工具的有效整合。
（3）注重学习模式与学习空间的融合
一方面，学习者的学习参与需要学习空间为其提供灵活便捷的学习环境，通过学习模式、学习资源、支持技术和学习空间的无缝对接，实现各个要素及不同系统间的有效联通，进而形成完整的智慧学习支持体系，促进深度学习的发生。另一方面，成人智慧学习空间要形成一个开放、兼容、整合的学习环境，就需要在学习模式设计上充分考虑成人学习者的特征，使之与物化的学习空间达成深度的融合与交互，从而更好地支持学习者灵感与创意的产生。
（4）强调对大数据的集成化应用
大数据作为沟通物化环境、符号化环境和人的反馈的载体，蕴含了更加理性认识教育本质和功能、认识学习过程和心理世界、改进学习组织形式、提供人本化教育的实践价值（吴南中等，2017）。离开大数据，成人智慧学习空间就无从谈起。因此，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构建应当注重对大数据的集成化应用，其不仅包括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分析等面向数据管理层面的应用，还包括基于大数据的自适应学习和学习分析应用。数据在成人智慧学习空间中的流动和使用为空间功能的发挥提供底层支撑，以实现灵活多样的学习环境，从而提升学习者的学习体验和学习绩效。
2.构建模型
通过对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构成要素、基本特征和构建原则的分析可以发现，促进学习参与是成人智慧学习空间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其构建要素、成人学习者的特征和学习模式是实现智慧学习的基础。“智慧性”是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特征概括和建设目标，数据的流动、各类构建要素的整合、各种学习模式的协同是其建设的关键。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构建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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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构建模型

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构建模型具有层次结构，终身教育理念是其内核，是学习空间建设的核心。成人智慧学习空间建设的根本出发点是促进成人学习者更好地参与终身学习，以实现能力和素质的提升。终身教育理念作用于整个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构建过程，但因其相对内敛而不易对其做出评价。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建设目标并非追求性能最高的硬件和功能最完善的系统，而是需要使学习空间的各类要素与学习者和学习模式形成良好的互动，达成系统化、全流程的设计目的，最终实现对学习者交流对话、思维碰撞和创意触发的支持。
四、构建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推进路径
当前成人学习空间的建设存在重物化、分散化、功能单一等问题，亟待智慧学习理念和智能信息技术的融入，使学习空间形成能够支持成人学习的完整体系。成人智慧学习空间作为引领成人教育变革的支撑环境，在终身学习体系构建中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前文就成人智慧学习空间基本特征、构建原则和构建模型进行了探讨，要从理论模型转化为实践模式就需要分析其实践理性，进而形成以“改变或者成就世界为指向及与之相关的活动”（李太平等，2014）。从理论到实践不是简单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而是理论与实践在相互碰撞中实现意义建构的过程。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构建同样需要遵循这样的推进路径，这就注定了其实践过程的复杂性和滞后性。笔者在参与成人智慧学习空间建设指导的过程中对此深有体会。为有效建设成人智慧学习空间，可采取如下推进路径：
1.建立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构建理念
理论的价值与生命力取决于实践，以及能否持续地作用于实践（林丹，2013）。相应地，实践能否真正反映理论的价值，取决于实践者对理论的理解，以及在理解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理念。要建设成人智慧学习空间，必然要求相关参与者能真正理解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智慧表征”，并在此基础上深刻理解其构建要素、学习者特征和学习模式，进而转化为具体的建设思路，以破解在传统学习空间建设中对人关注不够的问题。在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构建中，最为表层且最易实现的是硬件设备的建设，即通过各类智能终端和系统搭建物化环境。而深层次且较难实现的是“智慧赋能”，即使学习空间与学习者的特征和学习模式相统一，通过数据流动实现对学习过程系统化、全流程和全方位的支持，达成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有机统一、学习过程与学习支持服务的耦合联动，进而促进学习者的深度学习。要实现深层次的成人智慧学习空间建设目标，首先需要形成相应的建设理念。在理念形成的过程中，对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价值理解往往比理论本身更为重要，因此，首先需要帮助建设者明确对成人学习过程中按需学习、自适应学习和支持服务等价值的深刻理解。而后，应当对相应要素及其作用关系、构建要求和基本准则进行梳理，在构建理论的引领下形成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建设理念，建立对其价值的“笃信”。
2.根据实际将建设理念符号化为建设蓝图
在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实际构建过程中，需要考虑需求、场地、资源等多方面因素。具体而言，不同的物理空间和资源条件都会导致不同的智慧学习空间建设方案，而不同的需求也会导致不同的建设目标。例如，图书馆学习空间、以教室为载体的学习空间、泛在学习空间等不同应用场景的成人学习空间，其在建设方案和建设目标上必然存在较大差异；而工作场学习空间、音乐艺术学习空间等具有特定功能的成人学习空间，其在最终形态上必然不同。这就需要建设者充分考虑学习空间建设的实际情况。基于现实状况进行建设方案设计是学习空间建设项目成功的关键，例如：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学习剧场”项目根据图书馆的条件和学校对学生学习的要求，形成了全媒体数字智能化、具有高度灵活性和自适应性、全过程可追踪和度量的设计方案（Gottesman Libraries，2015）。蒙大拿州立大学图书馆的“创新学习空间”将支持教学及学术研究的物理空间与其他服务融合，创造了一个可以支持教师主动教学、翻转课堂以及新技术嵌入的学习空间（Bonnand et al.，2016）。重庆广播电视大学石桥铺校区构建的“社区学习中心”与合川校区构建的“智慧教室”项目同样具有较大差别，前者以创设社区居民乐于且易于参与的交互式学习空间为目标，故更加注重营造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后者则以提升学习支持服务为目标，故引入了大数据技术和学习分析应用（吴南中等，2018）。可见，构建成人智慧学习空间不但需要准确把握好一般性原则，更需要在此基础上根据学习空间的类型、需求和建设条件将建设理念符号化为建设蓝图，使之能够有效指导学习空间的建设。
3.建立学习空间建设共同体
传统学习空间的建设者和使用者是相互独立的，而在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建设过程中，需要建设者与使用者的共同参与，通过组建共同体的方式来完成空间的构建。共同体的成员包括建设主体、学习设计人员、IT团队、教师与学习者。首先，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建设主体是成人教育机构的相关责任部门，其是建设共同体的核心，扮演着资源投放者、理念制定者和质量管控者的重要角色。在传统学习空间的建设中，建设主体的意图决定着学习空间的最终形态；而在智慧学习空间的建设中，建设主体承担计划、指导和监督等工作，起主导作用。其次，学习设计人员是成人智慧学习空间建设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理论是成人智慧学习空间建设的指导性理论，学习设计人员的主要任务是基于学习理论进行学习模式和学习环境的设计，从而为各类学习活动的高效开展提供支持。再次，IT团队是成人智慧学习空间建设共同体的技术队伍。IT团队为学习空间的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其在学习设计人员的协助下，根据具体的需求和应用场景，完成学习空间技术层面的顶层设计，并根据技术规范完成对学习空间的塑造和迭代。最后，教师与学习者是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使用者和体验者，教师在学习空间中还扮演着学科专家的角色。教师和学习者也是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最终服务对象，因而有必要让其参与学习空间的设计和建设，并通过其在实际使用后的体验和反馈信息，来进行学习空间的完善和改进。
4.调动和整合各类资源构建学习空间
成人智慧学习空间注重系统化、全流程的顶层设计，这就要求对学习空间所涉及的各类资源进行整合，使构成学习空间的技术、数据和服务等要素能实现自身功能并相互支撑。例如，学习者通过成人智慧学习空间学习数控车床编程，就需要将用于编程的电脑终端与数控车床仿真系统连接，这背后需要对通信网络、虚拟现实技术、课程资源及学习支持服务等多类资源和要素进行整合，同时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行为数据又可以为优化资源提供依据。此外，文化要素也是成人智慧学习空间建设中需要整合的资源，其在学习空间中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5.建立面向使用者的信息反馈机制
成人智慧学习空间是一个集成化、具有迭代能力的学习空间，其迭代的基础是技术的进步、功能的延伸和对成人学习理解的深化，但更为重要的是使用者的“体验反馈”和建设者的“实践智慧”。一方面，成人智慧学习空间中的大数据是反馈信息的重要来源，各类情境感知和学习行为数据能够帮助建设者了解学习空间的真实运行情况，进而为学习空间的改进和迭代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使用者的实际体验也是优化学习空间的重要依据，因此，需要有意识地针对教师和学习者的使用体验进行调查和分析，以发现成人智慧学习空间存在的不足。此外，还需要调查教师和学习者的信息技术素养、学习者的职业技能需求，从而更好地使学习空间的相关要素与使用者的特征和需求相适应。总之，建立面向使用者的信息反馈机制是优化和完善成人智慧学习空间的关键。
五、结语
智慧学习理念和智能信息技术在成人教育中日益广泛的应用，改变了成人学习空间的生态环境和运作模式。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对成人智慧学习空间意涵和特征的辨析以及对其构建原则和路径的阐释，有利于在理解其内涵价值的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建设和应用实践。可以看出，成人智慧学习空间建设应当将满足学习需求、改善学习体验、优化支持服务、支撑实践参与的宗旨同智能信息技术的应用相关联，最终实现对学习者思维品质的提升、学习能力的发展和创造潜能的激发。需要指出的是，成人智慧学习空间功效的发挥所依赖的条件是全方位的，不仅需要技术的支撑，也需要教育教学理论的科学运用。作为多个成人学习空间建设项目的参与者，笔者深刻感受到，当前的多数成人学习空间距离“智慧性”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这也客观反映出成人智慧学习空间建设还面临诸多挑战，亟待从技术能力的提升和构建理论的完善入手加强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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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ication, Features and Construction of Smart Adult-Learning Space

WU Nanzhong, XIA Haiying, ZHANG Peidong

Abstract: Lifelong learners are mainly adult learners, thus it is the real demand of con

ructing national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that m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aduli-learning space a significant topic. Current

adult-learning space attaches more importance to hardware and is decentralized with simplified function. It hungers

for a theoretical core of smart learning and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hich will make itself worthy of the

name by coping with the career, experience, initiative and difference of adult-learners. The smart adult-learning

pace aims to give supporl to smart adult learning and promote the learning effects by integrating the elements

including resources, data. technology. services and so on. It is featured as being learner—centered, convenient

interac

ions and flexible components, notably practicability and reliability. good compatibility and openness, and

supporting upd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adult-learning space must keep in accordance with some principles

including an overall design which tematic. throughout the process and modularized. a core system smartly

combined of various

ems, an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mode and space, and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During the constructing of smart adult-learning space, we must at first make the pursuit of smart empowerment as
the construction concept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its smart features, and then achieve the construction goal by

signifying conceptions with blueprints, building up a multi-constructer community. making effective use of various

resources and setting up a feedback—collec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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